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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把 生 活 中 那些平常的珍
珠串 掇起来 ？从闪耀着 光辉的
羽毛表 层 ，我看到了 结痂的手
在辛勤 地编 织 幸福 。

黝黑 的 脸为此而陶醉 。金
属在 欢快地歌唱 。汗水奔 涌成
一条 河时 ，我理解了根深入泥
土时 的执著 。

骨头在 沧桑 中 变得愈加坚
硬。

你灵 魂深 处 的柔情 ，涂着
红指 甲 端 高脚杯堆一脸媚笑 的
女人 不懂 。你永远的 流行色 ，
是活一种不可企及 的风格 。

你一生虔 诚地用 心灵真实
歌唱 。劳动的 声音 ，把清纯的
希望 圣洁地挂在朝 圣的墙上 。

生长的桥

野渡 无 舟 ，立 于 沟 壑 与 流 水
之间 的 ，是一座座正在生长的桥 。

砂子 、石子 、水泥 、钢筋 、脚手
架。这 些 冷硬的语言 ，使 岸与 岸的
忧伤 ，在 阳 光与汗水 中 消融 ，而深
刻地体会每一个音符 的 晶莹光芒
的，是 如 农 人 待 弄 庄 稼一 样 待 弄
桥的 人 。

一切平 凡 而 伟 大 的 追 求 ，都
缘于崇 高的热爱 。为了这 爱 ，你与
桥为 伴 ，终 生 为 之 付 出 许 多 而 无
怨无悔 。在桥不断生长的 同 时 ，心
中生 长 的 精 神 理 念 ，也 在 闪 烁 并
凝固成永恒 。

肌肤在 阳 光下泛着 古铜一样
的光 泽 。不可遏止的跨越 ，义 无反
顾地拔 节 生 长 。其 实 ，驮 起 的 ，又
岂止是畅达和繁 华呢？站立为丰
碑，为美伦美奂 的艺术品 ，为一种
横亘时空 的 杰作 。生长 的桥 ，必有
一个 民族 ，让 世 界 为 之 景 仰 的 非
凡气度 。

从巴 山 夜雨千年栈道的 蜀地
走出 ；从大漠孤烟长河落 日 的驼铃
中走出 ；从历史的罅缝烈火淬炼的
诗句 中 走 出 。生长的桥 ，在涌动着
血性的土地上 ，构筑起现代生活画
廊一道道绚丽多姿的风景 。

远山如梦
老祖母的拐杖敲击 岁 月 时 发

出的声 响 ，时时清晰着记忆 。风清
月凉 。梦 泛起温柔 的涟漪 。

远方 ，是青 黛 的 山 和 被 山 拉
长的 绿荫环绕 的 小路 。

炊烟萦萦 的村庄飘着诱 人的
芬芳 ，深 深嵌 入心 灵 的情感根植
在厚实 的 山 里 ，脉管里流淌着 山
的血 液 ，走到哪里 ，都走不 出 这
种缠 绵 在心底 的纯净而悠远的氛
围啊 ！

选择了 路 ，远 山 和家 园就注
定永远和梦景相栖相伴 。

五月 ，你雨后如水 的 阳 光 ，
是我一生跋涉时祥和的福祉 。

走过 风 雨 艰 辛 ，我 如 一 只 迷
途的 鸽子 ，站在北方的眼睛 ，泪光
里噙满了 忧伤和孤独 。

平淡是真
（ 随 笔 ） 文/朝 晖

常听人们在一起闲聊时 ，谈论最 多 的就是
对生 活 的感 叹 。

有人总是在羡慕别 人 的富贵 ，锦衣美 食 ，
豪宅 名 车 ；有人总是在嫉妒别 人 的机遇 ，吉人
天相 ，峰 回 路转 。

事业 发展 不如愿者 ，总是对别 人 的成功垂
涎不 已 。

家庭 生 活不美满者 ，总是向 往邻 居 的 和谐
温馨 。

琐碎些 的 ，儿女双全 者 ，招人羡慕 ；身 怀
绝技 者 ，招人 羡慕 ；少年有成 者 ，招人羡慕 ；
老有作为 者 ；招人羡慕 。

高尚 些 的 ，叱咤风云 者 ，招 人羡慕 ；德高
望重 者 ，招人羡 慕 ；临 危不惧 者 ，招人羡慕 ；
风流倜傥者 ，招人羡慕 。

记得 刚 刚 与 妻子 陷 入 爱 河 之 时 ，我们两 个
清贫而 又 充 满幻 想 的 大 学 生 ，曾 经对 一位老师
家里 的 一 架 藏 书 惊 羡 不 已 ，也 曾 经 对 电 视 里 的
那种家 居 不 胜感 慨 （当 然 ，那 种 式样和 档 次 ，早
已是 “昨 日 黄 花”，成 为 今 日 年 轻 人 耻 笑 的 对
象），更 为 当 其时整个社会 “小荷才露 尖尖 角 ”的
“ 万 元 户 ”震 惊 。要 知 道 ，我们 的 父 母 们 ，辛 苦 一
生，当 时 的 薪 水 也 不 过 每 月 每 人 几十 元人 民 币
而已 。因而 ，我们曾 经有过一个 没有 对别 人说 出

口的 “小 秘密”：我们认为有朝一 日 ，倘有 幸
挣到 一 万元 ，即 当 上 “万元户”，就可 以什么
也不用 干 了 ，光把钱放在银行里吃利息便足 以
吃香 的 ，喝辣的 ，成为 “小康一族 ”了 。现在
回头看 ，自 然觉得可笑而又幼稚 ，然而在 当 时
那个情况下 ，两个大学毕业生 ，每个 月 不吃不
喝也 不过壹佰元 出 头 ，一年到头才有千把元 ；
一万元 ，不得十 几年挣吗 ？

近二 十 年 过 去 了 ，现 在还 有 人 会把一 万 元
作为他 的 人生 目 标吗 ？恐怕一万元在今天 已不
够“大 款 ”们一 餐饭 ，一夜风流的 费用 。

所以 ，人 的 梦 想 总 是与 其 相 当 的 现 实 紧 密
相关 的 ，无 法脱离一定 的历 史 条件 。

人的 这 种 虚 荣 与 攀 比 ，在 自 我 无 法 实现 的
时候 ，又 容 易 自 然而然地转移到下一代 身 上 ，从
而将 自 我 的 这 份失 落 与 无 知 ，潜 移默化地渗透
到无 辜的 孩子 身上 。

常常听某某人在人 前有意无意之 间夸奖
自己 孩 子 的 优 秀 与 杰 出 ，其 实 在这 表面 的 满
足后面 ，更 多 地则 是这个 父 亲 或母亲 自 己 在
别人面前的无能和失败 。

说起 来 ，人 生 在 世 ，草 木 一生 ，原本 不应
有这些愚昧 和 困 惑来影 响我们充分享受这短
暂的历程 。但是 ，可能在亚 当 和夏娃不听上帝
警告 ，擅 自 吃下 “神秘果 ”的那一刻起 ，我们这
些被至 高无上 的 上帝用 泥土和水捏合 出 来 的
凡夫 俗子 ，就 命 中 注定要 经 历这 种 痛 苦 的折
磨。那 么 就 只 能 忍 受 这 种 失 败 和 不 如 愿 了 ，
“ 解铃还需 系铃人”，自 己 陷 入 的不知足 ，就 只
好自 己 去 尽 力 往 外拔 吧 。无 非 自 己 多 给 自 己
宽宽心 ，多 想想 自 己 的成功与荣耀 ，因 为所谓
“ 大 象 有大 象 的 优点 ，蚂蚁还有蚂蚁 的美德”，
不是阿Q老前辈在挨了假鬼子的杖责之后 还
可以想成是“儿子打老子 ”吗 ？不是也是在事

后吼 上一段 “我手持钢鞭将你打 ”来安 慰一下 自
我吗？这 种退让 ，中 国 人 自 古 以 来就将其 列 入
“ 宽 容 ”的 美 德之 中 ，现 在 看 来 ，也一 定 是 “放之
四海 而 皆 准 ”的 真理 。若 非 如 此 ，缘何 佛 家 的 如
来，道家 的 真君 ，以 及 耶稣基 督 ，都谆 谆 教诲我
辈“忍让”“宽容 ”的道理呢 ？

行文 至 此 ，想起友 人 对我 的 这 番 理论称之
为对 “现代社会 激 烈 竞 争 的 消 极逃避”。话 虽 不
怎么好听 ，却也是真话 。其实 ，五 谷粮 养 百样人 ，
不是每一 个 人 都可 以 永 远 站 在达 尔 文 氏 “物 竞
天择 ，适 者 生存 ”生物链 的 滚 动之 中 ，毕 竟大 度
的忍让一时 ，也 不意味着 就要让我们从这个社
会消失 ；以退为进 ，有时不失为权益之 良 策 。

中国 人 俗 语 云 ：这 山 望 着 那 山 高 。也 有 “不
识庐 山 真面 目 ，只缘 身在此 山 中 ”之说 。因 此 ，守
住我们 已 经既 得 的 一切 ，便 没 有必要 去空 兀惊
羡他人的所有 ，哪怕那是天好地好 ，海大河大 。

其实我们的先人早 已 有过高 见 。诸 葛孔明
“ 宁静 以致远 ，淡 泊 以明志”的条幅至今仍是

许多 人挂在房 中 的饰物 。可惜的 是 ，对绝 大 多
数人来讲 ，这不过是附庸风雅的 幌子而 已 ，不
知有 几个人能够真正 以此为警示 。

虽然我也没能完全做到 ，但我还 是虔诚地
相信这个道理 ：

平谈 是真 。

码头　王 为 民　摄

小站
（ 散 文 ） 文/王 宏 涛

小站 ，静静地蜷伏在大 山 的
脚下 。

站极小 ，置 身其间 ，前胸后背
都是 山 ，挤压 得 人 仿 佛 都 喘 不过
来。两端是长长 的 黑黝黝的隧道 ，
吞吐着南来北 往的列车 。

人极 少 ，车 务 、电 务 、工 务 三
家加起 来 才 三 十 几 人 ，清 一 色 的
汉子 。每天两趟慢车停靠后 ，席片
大的 站 台 便 平 添 了 许 多 热 闹 。年
轻人 都 衣 着 整 洁 地 来 到 站 台
上，痴痴地望着车 内 的旅客 。车
上人 也 笑 眯 眯 地望 着 他们 ，有
的发 阵 感 慨 ，有 的 带 着 怜 悯 表
示不解地摇摇头 。三分钟后 ，待
慢车 完 全 被 山 吞 进 了 肚 子 里 ，
小站一下又寂静下来 了 。

虽然 ，他们来 自 四面八方 ，
带着不 同 的腔调 ；尽管 ，他们隶
属于不同 的段别 ，担负着不同的工
作。但他们却又和谐地相 处 。环境
的恶 劣 ，使他们倍懂 团 结的意 义 。
一个人买一瓶洒 ，全站人都要抿几
口；吃 饭 时 ，你端 出 你 的 木 耳 、香
菇，他捧出他的黄花 、大 肉 ，十盘八

盘地拼在一起 ，圪蹴着 、吃着 、谝
着。谁有点儿活 ，招呼一声 ，全站
人出 动 ，干丁点 儿 活 ，却少不得
一顿饭菜 。酒是陈酿 ，柿子酒 、山
楂酒 、甘蔗酒 ，几十斤地往外提 ；
菜是好菜 ，大碟子大碗往上端 。
老虎 杠 子 ，吼 声 冲 天 ；欢 歌 笑
语，在山 间久久萦绕回荡 。

小站 极 闭 塞 ，电 影 、公 园 、
体育 场 在 这 里 是一 种 奢 望 。电

视机 只 能 收 一个 频道 ，且 雪花
片儿 满 荧 屏 飘 。足 球 爱 好 者 订
的报纸 ，往往是一周 后才送达 。
工作起来 ，把啥都忘了 ，难过的
是休班 ，一觉醒来 ，寂寞 汹 涌而
来，剩余精 力 憋得人难受 ，狠不

得对 着 苍 穹 吼 几 声 ，对 着 山
崖捅 几拳 ，踢 几脚 。人是不甘
寂寞 的 ，有 的 便 利 用 调 休时
间，上 安 康 逛 达 县 ，开 开 眼
界，回 来时 ，除 日 常生活用 品
外，常背着一包子书 。脚 刚迈
下车梯 ，伙计们便蜂拥而上 ，
像欢 迎 远 方 的 客 人 似 的 ，接
东西 ，手拉手 ，急切地问 ：“今
天又 带 回 啥 子 好 书？”文 化
生活 单 调 ，书 便 成 了 他 们 业
余最 好 的 “伙 伴”。因 为 爱 读

书，小站人都谈吐儒雅 ，鲜有粗语 ，
更别 说 打 架 斗 殴 。有 感 情需 要 宣
泄，他们会倾诉于笔端 。然后 ，工工
整整 地 誊 写 ，邮 递 给 《安 康 铁 道
报》。一旦发表了 ，他们便中 了头彩
般喜悦 ，抱着报纸 ，满站台跑 ，奔走
呼号 。这 几年 ，有许 多 人 在报纸上
发表过 文章 。十分 出 色的 几个 ，先
后被调 到 了 安康机关 。虽然 ，调 出
的人到了繁华喧嚣的城市 ，但这里

的青 山 绿 水 ，这 里 质 朴
淳厚 的友情却时常牵 引
着他们的脚步 。来 了 ，便
都热 烈欢迎 ；要走 ，也都
诚心 相 送 。无 论 调 进 调
出，他们都心平神和 ，没
有丝 毫 的 嫉 妒 和 怨 气 。
也有 的 ，在这呆久 了 ，竟
舍不 得 离开 。于 是 便 娶

当地土家姑娘为妻 。在山 凹坳里垦
出一小块地来 ，种上绿菜 ，喂上鸡
鸭，日 子倒也过得惬意红火 。

小站 ，明珠般地镶嵌在襄渝线
上，点缀了 巴 山 蜀水 。同时 ，也为大
动脉地畅通做着 自 己 的贡献 。推开
车务 、电 务 、工务的办公室 ，奖状像
要溢出 来 。这儿 多次受到领导的表
扬和 肯 定 ，也 多 次 接 待过 全 国 四
面八 方 的 客 人 。面 对 客 人 们 钦 佩
的目 光 和 啧啧 称赞 ，小 站 人 感 到
从未 有过的豪迈和舒畅。“条件 虽
然苦 ，但工作不能差 ，精神 更是不
能垮”，小站 人常这样想 。

春去秋来 ，冬逝夏至 ，一代又
一代 小 站 人 就 这 样 默 默 地 生 活
着、工作着 ，谱写 着人 间最平 凡却
又最伟大 的 乐章 。身份 证

文/马 进 亮

外出 打工 的一位朋友从深圳寄来一封
信，数说 他在 当 地邮 局 的一次遭遇 ，令人
哭笑 不得 。

2000年 春 节刚过 ，朋友受聘到深圳一
家公 司 打工 ，谁知去了 没 多 长时间 ，他的
身份证不慎 丢失 了 。身处外地没有 身份证
那可麻烦了 ，他连忙打 电话给我 ，让我帮
他在西安补办一个 。
不敢推辞 ，我便很快
给他补办 了 一个 ，通
过邮 局 以包裹 的形式
寄到 了 深圳 。然而 ，
朋友 拿 着单位工作证
到当 地邮局取 身 份证
时，邮 局 的 同 志说 ：

“ 同 志 ，取 包裹要拿 身份证 ，其他什么证
件在我们这里 不管用 。朋友连忙解释 ：我
的身 份证在深圳弄丢 了 ；我在西安补办了
一个 ，我就是来取 身份证的”。邮局 的 同志
又说 ：不 管 取 什 么 ，我 们 这 里 只 认 身 份
证，没 有 身 份 证 ，对 不 起 ，我 不 能 给 你
取。朋 友急了 ：同 志 ，这个包裹里 的确实

是身 份证 ，不信你打开看看 。邮局 的 同 志
不耐烦 了 ：你的 身份我还搞不清呢 ，包裹
我能随便给你打开 ？开什么玩笑 。朋友 的
鼻子 差 点 给 气歪 了 ：叫 你们领 导 出 来 ！过
了一 会 儿 ，出 来 了 一 位 自 称是 负责 人 的 老
同志 ，心 平 气和地对 朋 友 说 ：同 志 ，很 对 不
起，我 们 这 里 有 规定 ，取 包 裹 要拿 身 份证 ，

你不 要 着 急 ，回 头补
办个 身 份证再来取包
裹，我 们 先 给 你 妥 善
保管 。任 凭 朋 友 怎 么
解释 ，那 位 领 导 依 然
不急不躁 ，态度和蔼 。
朋友 一 脸 的 无 奈 ，有
火也 没 处 发 了 ，最 后

说：这 样 吧 ，你把 包 裹 退 回 西 安 ，我 回 家 去
取。邮 局 的 同 志 回 答 ：可 以退 回 。就这样 ，眼
看到手的 身份证又 回 到 了 西安 。直到现在 ，
朋友 还 是没 有拿 到 身 份证 ，后 来 听 朋 友 说
他节假 日 回 西安时再取 身份证 。

我把 这 件 事 说 给 我 周 围 的 朋 友 和 同
事，一时间 竟成了 他们议论 的 “佳话”。

春天 的 韵 律
（ 散 文 诗 ） 文/陈 益 发

春雪
绵软的如鹅羽的地面 ，梦醒时分 ，微语 自 天境而来 。
站上古塬 ，望一方穹苍 。理不清的是惊是喜 ，辨不明

的是得是失 。看那落雪 ，沸沸扬扬 ，于广袤无垠的 田 原 ，
纷至飘零 。

年来岁 月 轮回 。日 子好似一挂爆竹 ，一节一节脆响 ，
喧嚣 了 一季一季
的空 间 。几 多 收
获，几 多 惆 怅 ？
几多声名 ，几多争
斗？……唯有这
雪，漫若流萤婉若
飞絮 ，环绕着 ，冲撞着 ，涌动思绪 ，让你无言以对 。

雪，阴柔生长的精灵 ，无心无意 ，润泽一方家园 。
春雨

惊蛰过后 ，有雨和风而来 。轻如猫脚 ，细如织线 ；
急似飞瀑流沫 ，爽若青叶揩面 。

一年 里难得 清 静 的 日 子 ，在这 适 意 中 修饰 着平
淡的情调 。

春雨 是孩 童 甜甜 的 浅 浅 的 笑 ；春 雨是恋 人钟情
的会心 的 回 眸 ；春雨是风霜老人最揪心深 刻 的记忆 ；
春雨是生命 中 苦涩之后的 慰藉……

她要带走 冬 的疼痛雪的 风骚 。
在最 要 紧 的 光景里 ，春 雨滋长 了 人们 的 渴 望 和

向往 ，生 活平添 了 惊世的哲学 。
“ 春 雨贵如 油”，浸润 着 日 子 ，在 春 天 ，一 种 祥和

的心境来 自 于 雨 ，到 处 可 以 看到 相安 相 生 的 柔和 和
美丽……

因为 有 绿
色，世 界 才 变 得
如此可爱 。

春气
露珠打湿一

地羊蹄 ，连鸟声 ，
也湿漉漉润甜 。

谁在哪儿掐花 ？有一声甜甜的脆响 。
柳笛儿也响了 ，目 光中便分蘖出一族茂盛的麦青 。
那是高空 ，云在天边悠远地飘 。屋面扇翅的帆 ，讲述

着农夫和蛇的故事 。但 ，这个故事毕竟太衰老了 ，它的胡
须发 白 ，挂在老人的嘴边 ，像一把经年的麦穗 ，悬垂在世
事的屋檐下……

舌心里含动一夜月 光 ，到黎明时分 ，化成一嘴甜蜜 。
这是春天的气息么 ？
心儿 ，走向很远 、很远……

林
黛
玉

怎
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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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黛 玉 ，那个千娇百媚 的林妹妹 ，本不会武功 ，可现
在不会不行了 。眼瞅着影视剧里的才子佳人们都成了武林高
手，你不会两下子 ，就赶不上 “形势 ”了 。

《 新编 梁祝 》里 ，祝英台 、梁 山 伯 ，一对情侣 已成了
一对武林高手 ，打遍天下无敌手 。

《 新编 西厢记 》里 ，张生成 了八卦神功的掌门人 ，莺
莺、红娘则名列峨嵋七星剑主崔老太的两大护法高手 ，打得
热热闹闹 ，也爱得死去活来 。

某地正 在拍摄的 《新武大 郎与潘
金莲 》电 视 剧 里 ，武 大 郎 也 身 手 不
凡，以 滚 地功独步江湖 ，威名远扬 ；
潘金莲 更 是武林女侠 ，以奇毒暗器声
震天下 。

那么 ，看来 下一步林姑娘这武功
不学 也 得学 ，不 会也得会 ，这是大势
所趋 。一 听 这 话 ，林 姑 娘 可 能 要 着
急：我 只 会 哭功 ，哪会什么武功 ？其
实这事 儿 也 简 单 ，在下早为姑娘安排
了，姑娘只需 “摇身一变 ”就是了 。

且说扬州城里 ，巡盐御 史林如海
生有 一 女 ，乳 名 黛 玉 。父 母 见 她 体
弱，从小送 她 习 武健身 ，师从西方神
尼，是老尼 的得意高徒 。这黛玉天生
聪颖悟性极高 ，不仅一套鸳鸯蝴蝶拳
打得风雨不透 ，柔 中 见刚 ，且有两手
绝招 十分 了 得 。一是神针绝功 。一甩
手可 同时发 出 7根神针 ，二三十步 内百
发百 中 ，专打要命穴位 。二是暖香奇

毒丸 。林姑娘从小就服用的暖香 丸 ，奇毒无比 ，别人吃了是毒
药，无药可解 ，林姑娘吃了却是补药 ，越吃功力越大。

神尼临终前对黛玉面授机宜 ，拿出半本武林秘笈说 ，还有
半本被你师伯夺去 ，你若能找齐那本秘笈 ，并与一戴有 “通 灵
宝玉的 男子结为夫妻 ，阴 阳相通 ，就能练成天 下第一的绝世武
功。”言 罢 ，神 尼 溘 然 长 逝 。黛 玉 不 负 师 命 ，一 边 练 功 不
辍，一边 日 夜打探消息 。历经周折 ，终于打听到戴宝玉的男子

正是 自 己 的 表哥贾宝玉 ，于是便 以母死无人
照料 为 由 ，投奔贾府 ，见机行事 。不料 ，另
一个 身 怀绝技的武林奇女薛宝钗 也正 为此 目
的，携了另半本武林秘笈打入贾府 。

于是二人明争暗斗 ，各逞机锋 。明争唇齿 ，
暗斗拳脚 ，各有绝招 ，不相 上下 。多 次较量 ，最
终还 是平 分 秋 色 。黛玉将宝 钗 半 本 秘笈 偷 到
手，贾母却决定让宝玉娶宝钗 为妻 。黛玉一气
之下 ，葬花时埋 了暖香 丸 ，焚诗稿时烧了 武林
秘笈 ，而后发功 自 绝 身亡 。宝钗 虽嫁宝玉为妻 ，
但失 了 秘笈 ，练不成绝 世神功 ，于是也忧郁身
亡，宝玉遁入空门 ，修成得道高僧 。

受《新编梁祝 》的 启 发 ，以上就是在下
编撰 的 黛玉武功 的主要情节梗概 。若 哪位导
演编剧有兴趣 ，可前来面 谈 ，在下 愿共 同 创
作开 发 ，利润分成 。相信此剧拍成 ，一定会
比《新编梁祝 》更轰动更好看也更卖座 ，捧
个“金熊”“银象”，戛纳 出 个风头 ，东京
亮个满堂彩 ，想来 也 不成问题 ，就是 “摇 呀
摇”，摇 到 好 莱 坞 ，角 逐 奥 斯 卡 也 充 满 信
心。片名吗 ？就叫 《新编红楼梦 》好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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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记 得 么 ？槐花 的 香味 ，
在三 月 的 乡 村 ，随 处 流 动 ，

我想起槐花 的 香味 来 了 。
第一 串 花 苞 还 没 有 完 全 张 开 ，
顽皮 的 孩 子 已 经 爬 上 最 高 的 枝 桠 ，
把它 摘 下 来 细 细 咀嚼 。
甜甜 的 ，脆脆 的 ，

沁人 的 脾 。

还记 得 么 ？槐花 的 香味 ，

在三 月 的 乡 村 ，随 处 流 动 ，
我想起槐花 的 香味 来 了 。
明媚 的 阳 光 ，一 簇 簇 白 生 生 的 花 儿 ，

蜜蜂在 演 奏 交 响 乐 。
妈妈 在 孩 子 热 切 的 目 光 中 揭 开锅 盖 ，
甑笆 上 蒸 熟 的 槐花 上 一 层 薄 薄 的 面 粉 ，
香气 四 溢 。

还记 得 么 ？槐花 的 香味 ，
在三 月 的 乡 村 ，随 处 流 动 ，
我想起槐花 的 香味 来 了 。
在寂静 的 夜 晚 ，天 气 晴 朗 ，
月亮 从 东 边 升 了 起 来 ，

槐树 下 投 着 斑 驳 的 亮 点 。
淡淡 的 ，幽 幽 的 ，

是故 乡 的 槐香 。
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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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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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岁 那年 ，我怀着一腔
热血 ，来 到陕北 黄土高原 ，成
为一 名 军人 。入伍 第二年 ，我
踌躇满志 ，决心报考军校 。于
是，把从家 里背来的一大包书
倒出 来 ，在完成本职工作 的 同
时，自 己 关在屋子
里挑灯夜战 ，刻苦
学习 。然而 ，第一
次军校考试却没能
如愿 以偿 。看到别
的战友拿着录取通
知书 ，兴高 采 烈地
走向 军校时 ，我黯
然神 伤 ，郁 郁 寡
欢。但落 榜的痛苦
并没有使我消沉下
去，我 更 加 勤 奋 学
习，把 希 望 寄 托 在
第二 次 报 考 军 校
上。可是 ，命运之神
并没把 “福音 ”降到
我的 头 上 ，热 烈 的
期望 尽 心 浇 灌 ，收
获的 却 是 一 只 涩
果，更 令 我 伤 心 的
是两次没有考上军
校，亲 友 对 我 尖 刻
讽刺 ，老 乡 对 我 不
屑一 顾 ，女 友 也 与
我断绝 了 交 往 。

一个偶然 的机会 ，我在《解
放军报 》上 看 到 了 一 则 新 闻 函
授招 生 广 告 ，想起 上 中 学 时 作
文比 赛 曾 经 获过 奖 ，于 是鼓 足
勇气报 了 名 。不 久 函 授 中 心 寄
来了 资料 ，从此我便沉醉于 “书
山”之 中 ，走 上 自 学 之路 。我 坐

于斗室写了 又撕 ，撕 了 又写 ，最
后，把 自 认 为 的 “佳 作 ”拿 给 别
人“审 阅”。然 而 得 到 回 报 却 是
连连 摇 头 ，投 出 去 的 稿 件 如 泥
牛人 海 杳 无 音 讯 。退 却 就 是懦
夫。但 我 决 不 相 信 命 运 会 对 我

如此不公 ！我总结 了
以前 的 教 训 ，每 写 一
篇稿件都深 入 细致地
采访 ，有 时 为 了 一 篇
稿件顾不 得吃饭和睡
觉，加 班 加 点 地 坚 持
写坚 持 练 。功 夫 不 负
有心 人 ，我 的 第 一 篇
稿件终于 见报了 ！虽
然只 有 一 百 多 个 字 ，
但那 是 我 努 力 的 结
果。之 后 ，我 在 《解 放
军报》、《空 军报》、《中
国军 法 》杂 志 等 10几
家大小报刊上发表 了
200多 篇 稿 件 ，被 《空
军报》、《榆林报 》聘为
通讯 员 ，受 到 了 领 导
和同 志 们 的 赞 扬 ，还
荣立 了 三等功 。

如今 ，我 已 由 一
位普通 的 士兵成长为
一名 少 校 军 官 。但 回
顾自 己 走 过 的 路 ，多
坎坷 而 无 坦 途 ，多 艰

辛而 少 享 受 。于 是想 起 唐 代诗
人李 白 的 诗 句 ：行路 难 ！行路
难，多 歧路 ，今安在？长风破浪
会有 时 ，直 挂 云 帆 济 沧 海。”路
虽艰难 ，我总还是要 走下去的 。
我想 ，只要坚持拼搏 ，终将达 到
我们期望的彼岸 。


